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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傳播與文化接觸：十七、八

世紀儒家中國裡的歐洲科學

祝平一

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現代世界國際接觸如此頻繁，資訊流通與

整合如此快速，科技傳播已經成為異文化、跨

社會互相溝通的重要機制。現代科技不但為我

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種種便利，更逐漸改變我們

的生活經驗、世界觀和形塑我們的知識體系。

科技交流所引發的各種知識和價值體系的衝突

和改變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理解這一過程

及其意義，已成為現代人自我認識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以往學界往往從「現代化」的觀點來看科

技傳播，接納西方科技的程度成為衡量非西方

社會現代化的指標。這主要是從西方世界的觀

點，假設以西方為起源的科技傳播促進了全球

的現代化，並預設科技的散播帶來的都是正面

的影響。這種現代化論述並未看到了科技交流

複雜的層面。十六世紀以來，科技傳播與歐洲

勢力對外擴張，互為裡表、相互撐持。尤其是

十九世紀國族主義興起，世界各國爭相引進西

方科技﹐以強化國家的力量，使得科技化的程

度成為一個國家進步的象徵。科技傳播背後的

西方強權，合理化了西方科技文明，並對各地

本土性技術與自然知識傳統造成強烈的衝擊和

破壞。換句話說﹐科技傳播的過程並非平順單

向的過程，西方科技文明的入侵，同時重構了

非西方社會的生活經驗與知識建構的方式。因

此研究跨文化的科技傳播必須顧及雙方不同的

權力關係、文化環境和社會脈絡，才能有助於

理解西方科技如何重構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

並進一步釐清，不同文化思考模式如何應對自

然和非西方世界如何受到西方科技的衝擊。

針對科技傳播的過程與衝擊，筆者關注十

七、八世紀西方傳教士輸入的科技知識如何改

變中國，也同時在中國文化中轉化。筆者的研

究重在傳播者和接受者在跨文化科技傳播過程

中的角色和策略。對傳播者而言，他們何以要

將可能引發爭議的想法從一個環境傳播到另一

個環境？傳播者如何說服別人接受新觀念？他

們如何使人相信自己所傳播的知識是可靠的？

他們使用何種媒介傳播新觀念？從接收者的角

度而言，他們如何被說服？那些人，在什麼脈

絡下，接受新觀念？接受新觀念的人如何調整

舊觀念和新觀念間的關係？不願接受新觀念的

人理由為何？他們如何反駁新觀念，同時也為

自己的理念辯護？新觀念的傳播者或接受者如

何應對他人的駁斥？又如何在爭議的過程中，

調整新、舊知識間的關係？在何種情況下，知

識的爭議可以達成共識？既然科技的傳播必須

置於交流雙方的社會關係中來考慮，因此知識

傳播的歷史脈絡和結構性因素更顯得重要。

從上述的分析角度出發，筆者選擇了十

七、八世紀歐洲傳教士所輸入的醫學和曆算知

識為主要的分析對象。在醫學方面，歐洲傳教

士傳入了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知識。由於現代西

方醫學完全建立在解剖學和生理學之上，因

此，以往的研究者如范行準便完全以現代醫學

的概念去還原當時的文本。這些文本中的宗教

訊息，便完全被忽略了。筆者所著的〈身體、

靈魂與天主：明末清初西學中的人體知識〉便

從當時西方醫學的宗教脈絡，和傳教士在中國

傳教的需求，分析這些人體、生理知識在傳教

士的宗教論述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本文說

明了傳教士如何利用中世紀以來，蓋倫醫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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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中，人體功能的目的論解釋，結合理學中

「格物致知」的概念，經由人體結構，訴說天

主教的信仰。本文從歷史行動者主體經驗出發

的研究方式，呈現了當時所輸入的西方醫學宗

教性的一面。

筆者所著的〈通貫天學、醫學與儒學：王

宏翰與明清之際中西醫學的交會〉則探討王宏

翰如何以儒醫的身分，融匯天主教士所傳入的

西方醫學。王宏翰所理解的西方醫學知識，主

要來自傳教士所謂的「性學」書籍，而「性

學」書討論人如何透過身體各部份的功能認識

外在世界，進而認主。王氏同樣將這些知識嫁

接到儒學中的「格物」概念，進而將自己刻畫

成儒醫的身分，以這些域外的醫學知識，為他

在競爭激烈的江南地區，提高自己的地位。但

由於王氏所知的西方醫學，只談身體之功能，

未談如何療治。因此，在治療方面王氏仍回歸

到傳統的中國醫學。王宏翰的例子說明科技傳

播並非一線性過程，傳播的脈絡和接收者的動

機，形塑了科技知識被接收的方式和形態。

在曆算史方面，筆者以十七、八世紀中國

地圓說的爭議為分析對象，寫成了〈跨文化知

識傳播的個案研究：明清之際地圓說的爭議，

1600-1800〉。大地形狀的爭議不僅牽涉到曆

算的問題，也是「常識」的重大改變。本文探

討了跨文化的知識傳播過程中，信任機制所扮

演的角色；分析了儀器和計算方法如何使中國

的曆算家在實際測算過程中，理解西方地圓說

在現象界的呈現和運用，以在不可共量的世界

觀中，達成局部溝通的可能性。另外，地圓說

的爭議還牽涉到中國如何在新的世界觀中定

位。儒士關心中國文化在世界中的地位，成為

重塑地圓論述的重要關鍵。地圓說最後逐漸成

了新一代中國人的常識，並非因為地圓是事

實，而是因為中國皇朝及儒士文化逐漸消亡的

結構性文化變遷所致。

以往較科技傳播的研究偏重於思想或觀念

的分析，但科技傳播的過程還涵蓋了文化層次

和物質層次。就文化的層面來說，傳教士的宗

教師身分，影響了他們如何包裝和傳遞這些科

學知識；同樣地，中國士人的身分和文化認同

也影響了他們迎、拒這些知識的理由。基於文

化的考量，他們重塑了這些西方科技知識的文

化和歷史脈絡，有名的「西學中源說」便是這

樣的產物。在物質層次上，傳教士所傳入的不

止是科技觀念，一些新的工具如望遠鏡、計算

尺、三角函數表和對數表等，使得交流的雙方

得以在使用相同的工具下，賦予西方科技不同

的詮釋。

科技傳播與異文化的接觸這一課題，觸及

了非西方世界現代性的問題，並逼著我們反省

科技散播過程中的權力關係、科技如何被使

用、被詮釋和轉化。這其中所涉及的文化及物

質層次的問題，仍有許多待探討的空間，也是

筆者未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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